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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份古图纸里，藏着一个怎样的“中国”

《大英博物馆中国简史》

【英】霍吉淑 著
顾雯、谢燕 译
读者出版社

来自 6000 千年前的陶罐，彰显着新石器

时代工匠出色的陶冶工艺；一组陶制墓柱，投

射了安定富庶的汉代社会“视死如生”的丧葬

观念；异域主题的唐代酒器，则是盛唐时期繁

荣的商品贸易与文化融合的产物……由大英

博物馆中国馆馆长、汉学家霍吉淑历时 18 个

月撰写、30 余名专家参与的《大英博物馆中国

简史》，以承载文明印记的文物为基点，透视

其背后社会的人、事、时、地。该书从近 3 万件

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馆藏中精选出了 600 件，

从石器时代到现代中国，以造物勾勒 7000 年

中华文明史，其中众多珍品是初次呈现。

《年方六千》

郑岩 文
郑琹语 图
中信出版社

一页图画、一页美文，由中央美术学院人

文学院教授郑岩父女合作的 《年方六千》，描

绘近一百五十件具有代表性的国宝级文物，

勾勒出六千年来中国文明发展的迷人图景。

该书选取了中国考古中的代表性出土文物，

以写实手绘配简短文字介绍的形式， 向我们

展现了这些经典文物背后的故事。 文物时代

从新时期时代至明代，跨越六千余年。全书按

照时代分为土石本色、青铜表情、日出而作、

北河南江、长安花雨、远方远方等六个章节，

每个章节的名恰到好处地浓缩了那个时代出

土文物的风格。

《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

张经纬 著
铁葫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新锐人类学学者张经纬跳出历史叙事的

套路， 用文物背后的信息拼接出鲜为人知

的历史真相， 用开放的多学科视角刷新人

们的固有认知， 串联起一条简明新颖的

中国史脉络。在这本书中，人们可以通过

玉器了解中国史前文明的 “满天星

斗”， 借助青铜重器探索周代的江

南， 可以从东汉时期的壁画中解开

鲜卑族崛起的秘密， 还可以从唐

代的茶叶与瓷器故事

中发现 “茶马古道”的

踪迹……

相关链接

还有这些新书，

以物映照华夏文明史

沉默的文物背后，隐藏着一个怎样的“中
国”，承载着何种历史文化记忆？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新近推出上海博物馆编 《70 件文物里
的中国》，以 70 件文物为支点，分别展开认识
“中国”的不同视角，引发了很多读者的兴趣。

这 70 件文物中，有三件竟然是有些冷僻
的古图纸。它们或为地图，或为测绘图，分处不
同时代、地域，却都不仅仅是单纯的景观记录，

而是包蕴着远远超出地理的寄托，让人们从中
能够窥见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的视野。本期
“艺术”版，我们摘编了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编者

明末《坤舆万国全图》：

利玛窦为中国“高定”的这份世界地图，堪称中
西对话的源头

在明末较为系统传入的西学中 ，意大

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所译绘的世界地图特别

引人注目。 就其传播与影响来说，留存至今

的利玛窦世界地图 ，首推 《坤舆万国全图 》

系列。

在古人的眼中，世界是怎样的？ “中国”

是什么？ “中国”又与“世界”怎样互动呢？

宇宙观，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基本上是

“天圆地方”或“天圆地平”的概念。中国古代

对世界的认知则一直是中国中心论。

中国传统的“天下中国观”第一次受到

挑战，是明代西学的传人。

16 世纪， 欧洲的海外扩张和陆上扩张

第一个最明显的结果是，人类的眼界前所未

有地扩大了。 地理知识不再局限于一个地

区、一块大陆或半球。 整个地球的形状首次

被了解和绘入地图。

欧洲的这些新鲜出炉的地理知识很快

被传教士们带往了东方。 利玛窦来到北京

后，于 1602 年秋编绘出《坤舆万国全图》。作

为汉文世界中第一次世界面貌的展示，利玛

窦的世界地图是明末清初中国士人瞭望世

界的第一个窗口。它给明末中国士人带来了

闻所未闻的大量新的知识信息、新的绘制地

图方法和地理学新词汇。

近代意义上的西方“地圆说”和地球经

纬图首先是由利玛窦引入中国的。

为了让中国人更清晰地了解地圆观念，

利玛窦担心椭圆投影不足以说明地球的事

实，于是在世界地图上特地加绘了两个南北

半球图，并画了南北二回归线，南北二极圈

线。相应地把气候分为一个热带、两个温带、

两个寒带。

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用中文介

绍当时已探知的地球上的大陆。虽然当时他

所说的“五大州”与今天的“五大洲”略有区

别，但他毕竟最早把“五大洲”与“万国”概念

介绍到中国，使明末士人第一次看到了一个

全新的世界整体面貌。

“五洲”“万国”共存于同一个地球上，这

不仅仅是地理观念的革新，同时也是对“天

下中国观”的一个巨大的冲击。 16 世纪欧洲

人绘制的世界地图，都把穿过幸福岛的零度

经线置于地图的中央。 利玛窦在将西文世界

地图处理成中文本时，首先考虑到了中国读

者的接受度。 他稍更地图绘法，置中国于世

界地图之中。

欧洲有在地图上绘制动物图像的传统。

明宫廷彩绘本《坤舆万国全图》上所见的 23

头海陆动物是采用 16 世纪欧洲流行的以淡

彩形式绘制的记录绘画。 我们在《坤舆万国

全图》中看不到普通驯养的牛、马、羊、猫、狗

之类的常见动物，陆地动物有犀牛、白象、狮

子、鸵鸟、鳄鱼和有翼兽等 8 头，而绘在各大

洋里的各种体姿的海洋动物，同样也非国人

所常见的鲶鱼和鳜鱼等类。出现在此本中的

15 头鲸、鲨鱼、海狮、海马、飞鱼等 ，都是传

统中国民俗生活中“年年有余”的吉祥《鱼乐

图》中全然没有的形象。

地图绘制也是一种文化建构，是诠释文

化的一种方式，而跨文化的世界地图的绘制

过程则更多地包含着多种文本与文化脉络

之间的复杂对话。绘制者不仅需要与其源文

本所属的文化对话，也需要与其身处的文化

环境进行对话。

《坤舆万国全图》参考和利用了大量中

外地图和中外文献，从而使这一由欧洲学者

首次绘制的汉文世界地图在中国和中国周

边地区的地理知识表达的准确性和丰富性

方面，远远超过了同时代欧洲人绘制的世界

地图，成为熔铸中西知识系统的首幅较完整

的世界地图。 并且，该地图以易于为中国读

者所接受的方式，实现了与中国传统知识进

行对话的效果。法国学者魏明德认为利玛窦

世界地图的刻印堪称“中国内部的‘哥白尼

革命’”，并将之视为“中西对话的源头”。

利玛窦之高明，就在于他不仅通过《坤

舆万国全图》给中国人介绍一种新的宇宙观

和世界观，而且还企图通过材料的选取与诠

释，以一种隐晦和曲折的方式表达他对中西

文化的看法。平等的对话包含着对自居中心

论的否定和对多元文化的认同。

薄小钧

苏州碑刻博物馆有块特殊的南宋刻石

《平江图》。 碑高 2.84 米，宽 1.45 米，碑额有

阳刻双龙环抱的阴刻“平江图”三字，勾画南

宋平江府城（今苏州）城墙内外情形的阴刻

地图构成碑心。 对照图中建筑与方志记录，

该碑成碑时间应在绍定三年（1230 年），碑左

下侧勒有刻工姓名：吕梃、张允成和张允迪。

《平江图》清晰地再现了平江城“大城套

子城”的双重城垣结构 ，被两重城墙保卫的

子城内坐落着平江府城的政治中心，子城城

墙内部的建筑物包括平江军府署、 设厅、小

堂、宅堂、教场等，其中主要建筑沿南北向轴

线排布，是典型的衙署布局。 子城与大城城

墙之间的城市空间被棋盘状的交通网络联

系为一体。 长安、北京等许多古代大城市的

道路形态都以方正严整闻名，但平江城

的这个棋盘网络又与这些北方城

市的路网系统有所不同，是

由交错的街道和河

道构成的

水陆双棋盘式格局，在路网的节点有各式形

态的桥梁连接河道两岸的街道。

在《平江图》内遍布的立面图像中，我们

能看到形似牌坊的坊表图示， 这 65 座坊表

便是南宋平江城城市空间的索引。

中国古代城市研究中， 中外学者着眼于

唐宋城市作出丰富的论述，西方学者归纳这一

时期的城市变化为“中世纪城市革命”，坊市之

变是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传统研究基于唐

宋两代市场管理制度变化认为开放的市场和

世俗的城市生活在宋代得以实现，并以“坊墙

的倒塌”这一现象推论出“坊制崩溃”。

《平江图 》中的平江城正是漫长的城市

变革中的一个切面：坊表作为道路方位的标

识物仍然竖立；参照同时期的《吴郡志》可知

商业在城市的多个区域分布，甚至形成行业

集中区域；新的基层单位“厢”（宋代州府城

市普遍实行以厢统坊 ）已经设置 ，在地名上

留下痕迹（如“北一厢”）。 在新的城市空间结

构中 ， 新的市民正要开始他们的城市生

活———今天我们的许多文化遗产即将从此

间诞生。

我们常默认一幅地图是地景在平面上的

投影， 看一幅地图有如从空中俯瞰。 然而在

《平江图》中，平面的城垣结构和路网之间不

乏立面的图像表现：我们能看见城墙的砖缝、

女墙的形状、府衙寺观的屋檐和立柱、高耸的

重檐宝塔，甚至花木与山峦。这种同时展现来

自多种视角的景象的表现方式令人联想到透

视法则并不甚严密的中国美术传统， 而中国

的地图传统确与绘画传统脱不开关系。

传统上，中国的地图中石刻地图并不多

见，而石刻城市地图更少见。 南宋的吕梃、张

允成和张允迪受谁的指示刻出了《平江图》？

北宋朝廷因金兵入侵南渡，最终行在临

安，宋金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建炎四

年 （1130 年 ），金兵攻占平江

府城， “吴中坊

市悉夷为平地”（徐大焯《烬余录》）。 绍兴四

年（1134 年），宋室正在漫长的南渡途中，在

建康、绍兴等城之后 ，平江成为高宗新的驻

跸之地，直到绍兴七年（1137 年），平江复为

府治，而朝廷改都临安。

虽一度成为首都级别的天子驻地，平江

城在损毁后的大规模整治却要等到绍定年

间。郡守李寿朋在绍定二年（1229 年）主持平

江城的土木兴修，并新作“壮观视昔有加”的

六十五坊和“规制视旧有加”的盘门等。 《平

江图》所刻正是这次整治的成果。

不得不偏安一隅的南宋人留下了不少

的石刻地图作品 ，有 《平江图 》《静江府

城图 》这样的城市地图 ，也有各种版本

的《华夷图 》《禹迹图 》，甚至历代 《地理

图》。 失土的焦虑和天下一统的愿望令

南宋亟需代代巩固天下观念的教化道

具，同时也需要关于地方政绩和政权力

量的政治展示。 “禹贡学”、测绘方法的

进展是地图绘制的理论与技术铺垫，各

地府学则成为有效的施教场所。 巫鸿在

关于 “纪念碑性 ”的论述中指出石头与

“永恒”相连，石刻是不朽的“提醒物”与

“纪念碑”。

地图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地景记

录，它们由人绘制、为人服务。今人

能从街巷和山川间探查古代

生活的印记，也可诠索当

时人常有的超出地

理的寄托。

南宋《平江图》碑:

寄托长治久安愿望的这份石刻地图， 再现近千
年前苏州城水陆双棋盘式面貌

王吉安

荨 《平江图》线描本

▲ 《坤舆万国全图》

春秋错金银兆域图铜版:

世界上最早有比例的这份铜版建筑图， 竟然还
留下了可与图版对照的遗迹

王可达

先民很早就意识到“图”的重要性。而现

存的“设计图”，数量恐怕要比“测绘图”少得

多。 因为每次规划、每次设计只会产生一次

“设计图”，却能不断地产生“测绘图”。

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能找到一幅古代

的“设计图”，其意义将会无比重大———可以

说，时代越早，就越是“不可能的任务”。如果

这幅“设计图”，不仅保存到今天，而且十分

精密、科学，附有详尽的文字说明，以至于能

被我们释读；甚至，如果这图规划的工程，竟

还有遗迹保存，可供与图版对照，那更是奇

迹中的奇迹了。 1977 年，在河北平山县一个

小山村中， 就出土了这么一幅前所未见的

“设计图”。 这就是现藏于河北博物院的“错

金银兆域图铜版”。

这件铜版是中山王 陵区的建筑规划

图。 它长近 1 米，宽近半米，厚近 1 厘米，最

初从墓葬椁室中找到时，因大火焚烧和巨石

压砸而扭曲变形。 随着对它的清理和复原，

人们发现这是一张工程设计图。图向与现地

图相反，上面为南，下面为北。图版的中心部

位， 用金片嵌出五个享堂建筑的轮廓线，中

心为王堂，两侧为哀后堂、王后堂和两个夫

人堂。它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有比例

的铜版建筑图，也是我国已经发现的最早的

建筑平面规划图，为研究我国古代陵园建筑

和建筑图学提供了珍贵而准确的资料。

铜版中央标有一段诏书，大意是：国王

命令“赒”去修建“逃窆”，要按照既定的规模

去施丁；如果发现了问题，要及时处理。诏书

还威胁道：违背命令者，不仅会被处死，还会

牵连子孙。 这里的“逃窆”二字，学者们解作

“兆域 ”或 “兆窆 ”，指的是这位王的陵园 。

图上除了文字标记以外， 还有许多轮廓线，

用金银镶嵌而成。

图版所出土的陵墓，编号为 M1，是平山

已发掘的战国墓中最大的一座。此墓位于一

座城址的两侧。 发掘表明，此城可能是战国

时期中山国的最后一座都城“灵寿城”。 M1

中出土的铭文铜器表明，其墓主人，应该就

是中山国王 。 这幅图版，

就与许多随身饰品一道，安

放在 的椁室内。

中山国是春秋时期由

北方少数民族白狄建立的。

该国夹居燕、赵、齐之间，面

积不大， 兵力却很强盛，虽

然两次遭到灭国，但又两次

复兴。 从前我们对中山国的

了解有限，随着这组墓葬的

发掘， 特别是在 M1 中出土

了多件长篇铭文青铜器之后，我们对它的认

识深入了许多。 可以推断， 的埋葬大约是

在公元前 4 世纪末，这也是中山国复国后较

强盛的时期，所以，能组织起人力，为陵园作

详细的规划设计。

兆域图的绘制， 如今看来可能平平无

奇，但放在当时是了不得的手笔。首先，它是

“平面图”；换言之，这是幅真正的正投影图，

图中不存在“近大远小”，图面的长宽，只取

决于真实尺寸。 这已是很高级的抽象了。 其

次 ，该图虽然完全是用 “轮廓线 ”组织起来

的， 但是， 不同的线却具有不同的线型，例

如，用粗银线表示墙体，用细银线表示封土

边界，用宽金线表示享堂的范围，这样，给人

以一目了然的“深度错觉”。 这种做法，可以

说是相当“早熟”的———在后代的许多工程

图、建筑图中，我们反而很难看到“分线型”

的做法。 倒是在现代工程制图中，沿用了兆

域图的手法，成为定式。

当我们将图文相对照时， 能发现许多契

合之处。 比如，文字描述王堂、后堂边长为二

百尺，间距为一百尺，而在图中，边长正好是

间距之倍。 其实封土内各项尺寸比例，都能与

文字吻合。 可见，此图是按比例尺缩绘的，而

且，制图者已掌握了可靠的作图技术。 那么，

这个比例是多少呢？ 幸运的是，因为“王堂”

(即 M1)得以留存，而战国尺也有出土的实物，

核算的结果是，这个比例非常可能是 1∶500。

遗憾的是，图版中描绘的兆域最后未能

全部完工。 去世后不久，赵武灵王讨伐中

山， 的子嗣逃亡齐国， 两年后就客死在了

那里。 之后不多久，中山国就消失在了历史

中。因此只有 的“王堂”以及先于 而死的

“ 后堂”最终建成，然而，这些墓上享堂建

筑也没能屹立很久。 Ml 的椁室也遭遇过不

止一次的盗扰，遗物大都被毁。但是，这块错

金银兆域图铜版，却奇迹般地躲过盗掘和大

火，幸存到了今天。如今，在它历经火烤而有

些弯曲变形的表面上，依旧镌刻着那场中山

王 的兆域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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